
贻海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这
女人真是要强，嘴里说什么“女流
之辈”如何，做事却毫不拖泥带水，
哪里有半分请他“拿主意”的意思，
分明是早把一切都归置妥当，无非
通知他一下而已。可她所说的，细
细想来倒也挑不出太大毛病。不
过贻海素来是吃软不吃硬的，被一
个女人指挥得团团转，心里总是不
痛快，当下便笑道：“夫人这么安
排，当真是无懈可击了。只是有一
点，赵某也吃不大准，还请夫人有
所准备。”冯氏便道：“长官尽管
说。”贻海肃然道：“此番郑县失守，
国军何时能打回来，还说不好。夫
人的法子，应付一阵子尚可，但若
是时间长了，又该如何？像开封，
沦陷已有三年多了，万一郑县也是
如此，夫人和小姐总不能一直在地
下室里住吧？这是其一。其二，府
上宅子规整阔气，又靠近城门，来
往交通便利，最适宜屯兵驻扎，一
旦鬼子看上了，非要征用了去，又
该怎么办？地下室还躲得住吗？”

冯氏哑口无言，一时愣在当
场。旁边却有一个声音道：“这也
不行，那也不行，难道就活该投降
做汉奸吗？”贻海循着声音看去，只

见奕雯背着手，慢悠悠晃了过来，
搀住冯氏的胳膊，道：“姨娘，我听
说这次鬼子攻郑县，是为了策应在
湖南的长沙会战，待不了多久。长
沙那边战事一完，鬼子也该撤了。”
贻海笑道：“不知小姐从哪里听说
这等高论？”奕雯冷了脸，道：“父亲
跟你们长官部的人吃饭，我在一旁
听见的。”贻海道：“看来，小姐倒是
巾帼英雄，颇关心国家大事了。”奕
雯不甘道：“你就说，到底有没有这
回事？”贻海微笑道：“事关军事，恕
无可奉告。”见两人越说越僵，冯氏
赶忙打圆场道：“赵长官是抗日好
汉，咱们还是听听他的意思吧。”奕
雯抢着道：“依我看，趁鬼子刚刚入
城，咱们只管往外冲，反正手里有
枪，真要碰见鬼子纠缠，杀一个够
本，杀两个还赚了呢！”

冯氏着实吓了一跳，赶紧道：
“小姐别说这不吉利的，打鬼子，自
然有当兵的，你一个大姑娘家的，
逞什么能呢？”贻海笑道：“想必小
姐一定要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了吧？”奕雯恨恨地看着贻海，道：

“那你这当兵的说，怎么办？”贻海
想了想，苦笑道：“夫人，只怕我的
话说出来，小姐又该发火了。”

冯氏转向奕雯，抓住她的手，
低声道：“小姐，现在不是赌气的时
候。如果不能带你回家，或者你身
上少了一根毫毛——小姐，我就不
活了。”又对贻海道：“长官尽管讲
就是。”

贻海正色道：“其实刚才小
姐说的不假，鬼子进攻的确是为
了策应长沙会战——”奕雯嚷道：

“我就说嘛！鬼子待不久的。”贻
海又道：“不过，鬼子占了郑县，等
于扼住了平汉和陇海两条铁路的
咽喉，南下可到武汉，东西可到海
州、西安，如此战略枢纽之地，怕
是夺下来便舍不得丢的。”冯氏惊
道：“那可如何是好？难道洛阳也
守不住吗？”贻海微微一笑，道：

“兵者，国之大事也。我们三个再
讲上一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来。赵某的意思，是万不可轻举
妄动，一切等局面安稳下来，交通
也恢复了，赵某再护送二位离
开。不过，贵府的宅子万万住不
得，还是搬到这里的好些。”冯氏
皱眉不语，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贻海继续道：“日本人若常驻郑
县，势必重新登记户籍簿子，贾太
太是汪逆特工，定是有档案的，赵

某斗胆，请夫人冒充贾太太的表
姐，赵某呢，就是夫人的弟弟，至
于小姐——”

奕雯见贻海欲言又止，冷笑
起来，道：“我？难不成要我做你未
婚妻吗？”

贻海窘迫一笑，道：“如有更
妥帖的身份，自然再好不过——只
是赵某驽钝，一时想不起来。”

奕雯气得脸色涨红，手一扬，

小巧的勃朗宁直挺挺地冲着贻海，
怒道：“姨娘，他这轻薄的秉性……
我绝不答应他！”

“收起来！”冯氏突然变了脸
色，厉声道，“你父亲不在眼前，我
就是你长辈，还懂不懂礼数了？赵
长官的安排，我看正是万全之策。”
说着，她转向贻海，躬身道：“一切
就拜托赵长官了。”奕雯不由得又
羞又气，一跺脚转身走了。贻海尴
尬道：“夫人，若是——”冯氏笑道：

“弟弟莫要见怪，女孩子的事，就交
给姐姐我吧——对了，这贾太太姓
什么？”

“姓周。”
贻海心里蓦地一动，情不自禁

地回头，看着不远处那片推倒的断
墙，一块灰砖直立在狼藉之上，倒像
是个玲珑的墓碑了。贻海苦涩一
笑，道：“我平时，都叫她小周的。”

别离
小周头七那天，贻海不顾“姐

姐”冯氏的劝阻，到底还是去街上
转悠了一阵，想买回点祭奠之物。
毕竟是相好一场，也有过透骨及心
的欢愉，尸体连个棺材都没有，再
不祭奠一下，实在是于心不忍。贻
海出门之际，冯氏提心吊胆嘱咐了

半天，奕雯依旧是冷言冷语地嘲
笑。郑县失守已经好几天了，“郑
县各界临时联合会”是日军进城的
第二天，也就是农历八月十六成立
的，以之前的卍字会为主体，联系
了十几个机构一道发起，名为保境
安民、以全通县百姓。日军的卡车
地老鼠一般，架着机枪、喇叭满大
街地跑，有联合会的人卖力地吆
喝，宣扬什么中日亲善、东亚共荣，
号召城里百姓安心、商户营业。但
几天过去，收效甚微，街面上依旧
兵荒马乱，行人寥寥无几，开业的
买卖也很少，以纸马香烛的生意最
好。刚打过仗，郑县城里死人无
数，走到哪儿都有人烧纸祭奠。城
东关帝庙街有个李记棺材铺，老板
猪油蒙了心，冒险开张迎客，一口
薄皮棺材竟要二十个现大洋，而且
各类纸钞一律不认，见钱交货童叟
无欺，一时引起公愤，被百姓抢了
店铺，老板更是给打得半死。日军
也不客气，不多时卡车便呼啸而
至，机枪对准人群就是一通扫射，
放倒了一大片百姓。贻海当时正
在棺材铺里，本想趁乱顺点东西，
刚往怀里揣了一把纸钱、几束线
香，就听见外边机枪声响起，接着

就是潮水般的人拥进铺子。贻海
心说坏了，日军正全城搜捕残留国
军，青壮年男子见一个抓一个，被
查出军人身份的就地枪毙，其余的
被当成壮丁送到前线做苦力。贻
海个子又高，在人群里很扎眼，若
是被日军抓住，即便能瞒住身份，
也得被抓去做炮灰。正焦灼之际，
旁边一个矮瘦汉子一把抓住他，低
声叫了句：“赵科长。”

汉子一边说，一边伸出了三根
手指。抗战年月，军人间习惯拿数
字做暗语，“三”即代指第三集团军
番号。汉子指了指外边，贻海顾不
得许多，跟着汉子推开人群，跃过柜
台直奔后院。日军已冲进铺子，挥
着枪叽里呱啦大叫。郑县店铺通
常是前店后坊的布局，两人进了作
坊，回身堵死通道门户，又翻屋跳
窗，来到后院墙外的小胡同。也不
知奔出去多远，直到耳中枪声渐弱，
两人这才放慢脚步，靠墙坐下，大口
地喘息。汉子自报家门，果然是第
三集团军总部谍情科的，姓牛，是个
少校，总部撤离时奉命带了一干兄
弟潜伏在城里，伺机刺探
敌情，搞搞破坏，跟城外的
国军主力一直有联络。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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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能不回来看望老人吗？”
李洱这句话，不仅仅是告知他回了老

家，还说明古老文化的春节意义，更隐藏
着有亲情在，天经地义的敬老。回家即是
自然。

家乡已在期待，很多人盼望着能有一
套签名的珍藏版。不巧的是，小城三家新
华书店都没有了《应物兄》。网购业已停
止，谁会不知道春节的力量呢？

想到老朋友成文，北京布克思文化传
媒公司的成总，济源人，正在家乡筹办济
源布克思分公司，专营图书。很快拿出
20套供签名送人用。其实，大量的读书
人早已买到了《应物兄》，能签上名更是完
美。几个乡镇、局委已把《应物兄》作为文
化礼品奖励先进工作者，或者朋友间互送
学习，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对李洱
来说是情理中的事，岂料这个可怕的签名
数量，整整签了两天。

这两天是一个有序的工作流程。整
箱的书乘电梯上至 10楼，房间是流水作
业，先有人把每一本书翻到签字那个页
码，李洱在提供的名单上找到名字，准确
无误签完，不忘在名单上把这个名字划
掉，然后递给下一个人专门按上章，再由
其他人收拾好重新装箱。近 1000 套的
《应物兄》，上下册就是近2000本。当然，
不断有人进来拜访，更有停下笔坐下来喝

口茶的朋友。看出辛苦，就打趣说：“当年
莫言获了诺奖，咋过的！”

李洱抬头笑了笑，加深着额头的
纹路。

疫情了得，武汉封城了！当日离开武汉
的人多达二三十万！李洱看着手机惊叹。

武汉已经箭在弦上了，全国呢？我们
春节后的活动就推了吧。李洱说。

口罩脱销，消毒医药脱销，蔬菜紧
俏……李洱看着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朋友
发的微信，一脸的急切和肃穆。

有两三天了吧，天的脸色总不是那么
光鲜。宾馆焦虑着客户的春节订餐，有些
公开打招呼退订，没有招呼的呢？

“明天年三十，要回去上坟的。”李洱
说。是啊，当地有这个风俗。但是李洱明
显不是入乡随俗走走过场那个样子。我从
他说完即刻扭转脸背过去的表情，看到了
他胸中奔涌着浓浓亲情的波涛。他要去祭
奠自己的母亲。在自己潜心创作的时日，
母亲走了。没能看到《应物兄》的出版，没
能看到《应物兄》的获奖。当13年的努力
圈上句号的时刻，李洱掩面痛哭。在后记
里说“母亲三周年祭奠活动结束后，在返回
北京的火车上，我打开电脑，再次从头写
起。这一次，我似乎得到了母亲的护佑，写
得意外顺畅……母亲也一定想知道它是
否完成了。在此，我把它献给母亲。”

我说，“明天就不陪你了，你到老娘的
坟头报个喜吧！”我突然也扭了脸过去。片
刻，我发现两个人都背着脸没去注视对方。

大年初一中午更不便打扰，李洱要好
好陪老父亲吃个饭，姊妹们也该聚一下
了。我甚至不去打电话。直到下午四点，
我想即便午休也该好了。电话接通，我直
接问“没有喝多吧？”

“就没喝！”“咋能呢？你不是专门给
老父亲带了酒回来的？”“疫情这么严重，
在一块儿聚集不安全是其一，我不能控制
亲朋好友的探望啊！”李洱看着我又说：

“中午接到三个电话，有两个是站在家门
口的，说想看望一下老父亲，街门怎么锁
着呢……”

我看着不是那么清丽的天空，意识到
媒体和一些标语的提醒是应该的。尽管
有点“硬核”，像海啸一样轰烈而无情。“今
天不聚餐，为了今后长聚餐；现在请吃的
饭都是鸿门宴；不聚餐是为了以后还能吃
饭，不串门是为了以后还有亲人；老实在
家防感染，丈人来了也得撵。”……

让人读得一愣一愣。细想，理在那儿
摆着。

大街上明显寂静了。行人、车辆几乎
不见。宾馆更没了往日的繁茂，自助餐也
显露出休闲与散漫。我和李洱面对面用着
餐，他突然起身又拿了个盘子，我以为他想

增加哪个菜或水果什么的，岂料他在两个
谈兴正浓的服务员面前低语了什么，服务
员及其抱歉地快速离开。原来，两个人没
有佩戴口罩，面前是忘了盖上盖子的菜品。

我心里不由涌起一股热流。不是
吗？非常时期，来不得丝毫马虎啊！

全国形势异常严峻，不断收到白衣天
使忘我的英勇事迹，不断收到全国各地纷
纷捐助、慷慨援助武汉的消息。李洱说初
四回京，迟了路上会有困难。突然又有所
思说：“《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创作，17年
了，那是非典时期，在家不能动，写成的。”

如出一辙的新冠疫情，不会像非典那
么长时间吧！

初三下午李洱突然打来电话，告知说
“我已进入河北了，很快到涿州。走得急，
没顾上给你打招呼。”“怎么初四突然改到
初三？”“有一辆亲戚的顺路车，现在不能
坐高铁了。”

这我理解。但是有一点，我马上说：
“为你准备的仁德丸子咋办？只能放下了。”

李洱熟悉的笑声里，明显摆出了“情
况吗，就是这么个情况”的架势。笑完了，
说：“没事，让你的弟兄葛道宏先拿着，他
如果享用不完，再说。”

很多朋友调侃《应物兄》中葛道宏是
我弟兄，李洱也这样顺应着玩笑。我说

“那好吧，多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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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我们一直跟随西方所
谓的科学理论研究梦，其中最广为人
知的就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回到中医对梦的理解和认识，中国人
对梦的解析更为独到。每个人都会
做梦，只分觉与不觉，那么，能够觉梦
的人，可以通过梦境来预知五脏是否
存在什么隐患，从而可以提前对身体
进行调治，保证平安无事；不觉梦的
人，对病症预示的一些重大信号不能
未雨绸缪，当疾病成形时，就必定遭
受很多不必要的痛苦。古人认为，人
在子时到丑时之间，也就是在深度睡
眠的状况下做的梦才有诊断意义。
因为在这个时间段，人在白天处于活

动状态的意识会变得模糊，没有理
性、没有逻辑，因此这时做的梦比较
真实地反映人的情感和脏腑的状
态。比如，在深度睡眠状态下梦见
树，可能是肝胆系统出了问题；如果
在浅睡状态下梦见树，则可能是因为
白天参加了植树……

在本书中，中医专家徐文兵从道
家和中医的理论讲解中国人对梦的
认识，告诉大家，你做的每一个梦，可
能预示着什么病，以及怎样来调养。
通过对梦的解析深入到我们中国人
对自己的心理、精神、情绪、情感的认
识。只有知梦、才能知身、知心，我们
才能得健康之道。

新书架

♣ 王艳英

《梦与健康》：告诉你一生的健康运程

1月 23日，即腊月二十九，我在佛山
普君步行街花市买了三小盆波斯菊。就
在当天，武汉宣布“封城”，而佛山也在第
二天关闭了所有的花市。

前一阵疫情肆虐，老家的大姐身体
不适，出现发烧、咳嗽症状，在乡卫生院
挂了几天针不见好转，后又出现胸闷气
喘。大姐年前跟儿子儿媳从郑州返乡，
在村里吃过宴席、去镇上赶过集，她的身
体本来就弱，联想到新冠肺炎的典型症
状，不禁高度紧张起来。大姐打电话给
我，我先是安慰，说按出现症状的时间推
算应该不是新冠肺炎，不然早就是重症
了，而且身边的人都无症状，不必太担
心，但也不能大意，还是尽快去县医院做
个检查，找不到汽车就开三轮车去。后
来大姐只能坐电动三轮车趁天不亮去了
县城，因为封村封路，路上难免遇到一些
障碍。总算到了县人民医院，然后就是
抽血、拍CT，结果出来，医生说可以排除
新冠肺炎，无大碍，慢慢调养即可。

我的老家在豫东，前一段时间河南因
为“硬核”防控得到网民的一致称赞，随后
又招致非议，说是有点不近人情。根据我

的认知和了解，就当地人的防护意识和医
疗救护条件，疫情一旦蔓延，后果难以想
象。事非经过不知难，“硬核”措施之外，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也许有，但不是文化
人做做分析提提建议就能实施得了的。

疫情发生以来，在佛山，75岁的老母
亲没有迈出家门一步，搁在平时，她每天
都会出门几次，或去市场买菜，或在小区
散步，或找几个老姐妹说话。爱人因为
在医院工作，上下班是照常的，我除了必
要的单位值班和社区志愿服务，其余时
间全部宅在家里。除了时不时做做饭打
扫打扫卫生以及必要的文字工作，大部
分时间都是陪两个孩子，读书、看电影、
做作业、玩游戏，家里的那些玩具反反复

复地玩，那些看起来简单又无聊的游戏
却能让孩子开心许久。孩子毕竟是孩
子，不谙世事，不知愁滋味。

在这种特殊的日子里，比起那些逝去
的生命、破碎的家庭，比起那些深陷绝望
和无助的人，这些平凡庸常甚至憋屈的生
活变成了十足的幸福，让人感到安心。只
是每天看着那些飙升的数字，心始终难以
平静。1月27日的凌晨，我汗涔涔地从梦
中醒来，头有点昏沉。打开手机，显示是
凌晨 4点多，我开始刷朋友圈，第一条就
看到NBA巨星科比因飞机坠毁而逝世的
消息，是刚发的，我看完消息随即留言“真
的假的？”，朋友回复“确认”。我心里想，
这是在做梦吗？头依然是昏沉沉的，有点

恍惚，遂关了手机继续睡觉。
早上再次醒来，天已大亮，第一时间

还是刷微信朋友圈，看那几个数字——
确诊、疑似、死亡、治愈。朋友圈开始出
现关于科比去世的信息，我猛然想起，原
来凌晨 4点多我看到的消息并非是在做
梦，不禁痛惜感慨。

疫情如一面魔镜，照见复杂的人性，
照见世间的大爱，记录与遗忘、温情与冷
漠、勇敢与怯弱、暴戾与无助、高贵与卑
下、真实与荒谬。有位作家说：灾难面
前，我们不是旁观，只是幸存。

在家养病的大姐，后来因为心脏不
适打了一次 120，这次，因为有救护车刚
好要到我们镇上拉一个昏迷的病人，就
把大姐捎上了。庆幸、感恩之余，仍不免
为她担心。

这段时间，三盆波斯菊日日开得鲜
艳，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它们带给我
家最多的春意。天气转暖，大多数人仍
要带着温暖而明亮的梦想上路。愿上苍
赐我们以时间，让我们能陪亲人多走一
段路；愿上苍赐我们以勇气，让我们不畏
艰难，爱这无常的人间。

百姓记事

人与自然 品人忆事

♣ 葛道吉

抗疫时期的亲情

波斯菊的春意

窗 外 有 棵 树 ，是 柳
树 ，树 冠 与 我 的 阳 台 齐
高。因疫情困守在家的
日 子 里 ，我 与 这 棵 柳 树
朝 夕 相 对 。 相 看 两 不
厌 ，唯 有 窗 前 柳 。 我 总
是 习 惯 于 从 它 身 上 ，打
探春的消息。

不只是我，邻居们也
关注着这棵树。阳光很
好的时候，都站在阳台上
看树。这时候，在大家眼
里，树就是春天。今天一
大早，有人就喊：柳树发
芽了！声音很惊喜，仿佛
蓦然发现了什么宝贝。

我和妻，还有儿子，
也涌到阳台上看。果然，
柳树发芽了。一粒粒细
小的眉眼儿，羞羞地，簇
在柳条上，像少女在帘后
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
看着，心是喜悦的，相信
用不了几天，春风似剪，
将这小小的眉眼儿裁剪
开，绽成细长的柳叶儿，
那时候，就会“万条垂下
绿丝绦”了。

在 树 中 ，我 最 喜 垂
柳，它总是低眉顺眼，把
目 光 垂 向 大 地 ，不 像 白
杨 ，总 是 意 气 风 发 的 样
子，向着蓝天伸展，再伸
展。这不是垂柳不求上
进，只是比白杨更多情，
要不，古人怎么会喜欢折
柳送别呢。

几只喜鹊，总是站在
柳树上，喳喳叫。它们不
知道疫情，它们也许只是
奇怪，这个春天怎么会这
样安静。我静静地听它们
唱歌。这歌声是能抚慰人
的。我将饭粒置放在阳台
上，偷偷躲起来偷看，喜鹊
就会东张西望一会儿，然
后放心地落下来吃。

更多的时候，我只是
站在阳台上，看垂柳的枝
条，在春风中摇摆。看得
久了，总是恍惚以为，垂
柳是位长发及腰的姑娘，
正在我跟前梳妆，柳条的
每 一 次 摆 动 ，都 是 她 在
笑，笑得枝条儿乱颤。

喜鹊在柳树上蹦来
跳去，让我很是羡慕。这
时候，我情愿是只喜鹊，
想飞了，就在蓝天上无拘
无束地飞翔，累了，就落
在树上小憩，梳理一下自
己的羽毛。这样想时，因
长期窝在家里的烦躁就
会渐渐消失，内心就会平
静下来。

有一次我努力把手
探 出 去 ，让 手 臂 伸 长 一
点，再长一点儿——妻子
在身后一边叨叨着，一边
抱住我的腰，生怕我掉下
阳台去，终于，够着了，够
着一根柳条了。有种闪
电般的战栗感从柳条传
来。我相信，那一刻，我
握住春天的手了。

那一刻，我与春天约
定，等疫情结束，我会到
公园去，到田野去，到大
自然的怀抱里，喊一声：
春天，你好！生命，你好！

和春天握手
♣ 芦 苇

♣ 朱郁文

诗路放歌

援鄂抗疫医疗队荣归
♣ 杨德本

黄鹤送行双塔迎，白衣解甲展春容。
商都皆为英雄赞，民众争夸医护中。
抗疫凯歌传禹甸，降魔壮举聚丰功。
江城会战铭青史，天使光辉耀碧空。

金水春色
十里金堤满目苍，春风暖岸百花香。
飞莺歌舞撩人醉，垂柳婆娑织画廊。
楼影银波相映美，虹桥亭榭竞增光。
更怜名胜沿河建，子产有知亦举觞。

春雷（书法） 李优良

封闭楼栋为零
确诊出院患者清零
连续14天零增长......

从增到减的数字
从揪心到欣慰的信息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盼数字为零

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
最激烈的交锋或是最温情的相视
我们都在战斗，我们都在坚守

在张家湾社区楼栋防疫值守点
夜色已笼罩
楼栋长在灯光下梳理居民的出行次数
志愿者一一走访
保障留守老人的生活起居
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发放防疫宣传资料

这些场景，这些数字
由秒到分，由分到小时，由点到面
从日出到暮色
你会看到无数家庭宅家也是做贡献
你还会在大街小巷看到
匆匆奔波的基层干部、民警、志愿者
静与动，攻与守
千千万万的力量汇聚成战“疫”的海洋

惊蛰之后 伴随鸟语花香
生机勃勃的春日正向我们走来

数 字
♣ 贺红江


